
59 岁的高良喜是献县人，他热爱

红色文化，更对冀中回民支队的历史

情有独钟，多年来阅读了许多历史资

料。几年前，一张抗战时期的老照

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无论是书刊还是纪念馆，在介绍

展示抗战期间的冀中回民支队时，常

常把这张照片作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

民支队的代表性照片，还标注为：马

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进行刺杀训

练。打开网络浏览器，搜索‘冀中回

民支队’，这张照片更是随处可见。但

我不这样认为。”他说。

是好奇，也是热爱，一张老照片引

发了高良喜的思索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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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赢人生赢人生
彭明凯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韵味长。古今中外，浓缩
于尺牍；千山万水，聚汇于卷帙。一卷在手，可穿越
时空，尽情沐浴先贤惠泽；可遨游天下，恣意领略世
界美景。读书，胜于品美酒佳肴，令人回味绵长、让
人流连忘返。

今生能与书结缘，乃我人生之大幸。早年当学生
时，因为家穷，知道农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出路，
好好读书，便成了我唯一的志向。因学习成绩好，我
便被亲朋们誉为“是块读书的料”。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教书，知道学生中有许
多和我一样的农家孩子，因此好好教书，又成了我的
心愿。要把书教好，光读课本和教参远远不够，教书
之余我继续读书。作为语文老师，无论古今、中外
的，也无论过去读过没读过的，但凡与语言文学有关
的书，我都四处搜罗。茶余饭后，夜深人静，当人们
欢聚酒桌时，我却手捧书卷，纵情享受着读书的乐
趣。久而久之，我便有了一种奇妙的发现：每逢遭遇
苦恼烦闷时，只要我打开心爱的书籍，闻着那淡淡的
油墨清香，心头块垒便不知不觉消解了。

只是早年身居乡下，没有书店和图书馆，可供阅
读的书十分有限。为了满足读书之欲，我几乎每个周
末往县城跑一次，每进一趟城都要抱回一摞书，日积
月累，那十几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除了一床一桌一椅
外，全都是书，少说也有几千册。

书读得多了，手也开始“痒”了。于是，教书读
书之余我也试着拿起手中的笔，记录下身边的故事以
及我的感受。没想到，几年过去，竟有了收获，自己
写的书摆上了县城新华书店的货架，我也因此被调进
城从事写书的工作。

古人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
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城里条件好多了，图书馆就
在单位旁边，自家存书读完了，我又成了图书馆里的
常客。即便如此，只要上街，路过书店门口，我还是
会不由自主地一头钻进去，而且每次都不甘空手出
来。

买书不是为了收藏，是为了阅读。大半生的读书
生涯，让我深深感受到，人生能与书结缘，何其幸
哉！把读书作为生活的常态，是生命最美好的习惯。
书伴左右，或信手闲翻，或倾心细读，或一笑看过，
或反复品赏，芬芳盈口，满心余香，所得都是生命的
真意趣、大滋味。

与书耳鬓厮磨了大半生，虽然阅读的境界尚浅，
但读书的情结历久弥新。我始终认为，只要一天天在
书香中浸染，生命必定会变得愈加醇厚深邃，灵魂也
能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气韵。那如兰的的芬芳，就是读
书人留存于世间最美的痕迹。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各种快餐
式、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盛行起来，让许多有
识之士感到忧虑。读书，就个人而言，当为开阔眼
界、充实自我、明辨真理、培养能力；读书，于社会
而言，则决定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深度和高度，对文化
传承和民族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过分热
衷或仅止于“浅阅读”，既不利于个人的发展，更不
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为此，我们倡导全民阅读，就是真诚希望，人们
工作生活之余，能多与书相伴、多与书为友，永存一
颗诗意盎然的心，永葆一份奋发不止的生命激情。

请相信，坚持不懈地读书，定能成就精彩之人生。

正确面对正确面对““放开焦虑放开焦虑””

戴好戴好““心理口罩心理口罩””
本报讯 （记者） 疫情防控放开后，身边“阳

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心理上或轻或重地产生了恐
慌和焦虑。近段时期，沧州安定医院“防疫心理咨
询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行动，做好科普宣传，提
供 24小时心理热线服务，以期帮助个体和家庭调
整不良心理状态。

“现在门都不敢出，感觉身边都是‘阳人’。”
“同事们大都阳了，一到单位我就感觉透不过气
来，身体仿佛在发烧。”“自己阳没事，万一老人
阳了，那该怎么办？”……据安定医院心理科主任
刘燕超介绍，防控放开后这些天，每天她们都会接
到不少这样的咨询电话。原因是，许多人每天都会
不自觉地去刷相关的各种消息，不停地累积负面的
心理和情绪，而这些负面的东西一旦超过人本身所
能承受的极限，就会间接导致各种心理异常出现。

她提醒说，要想克服“放开焦虑”，首先要明
确一点，那就是面对可能感染的未知风险，人们产
生的任何情绪，都是正常的。不要害怕，不要自
责。只要这些情绪不影响正常生活，就不用太在
意。但如果这些担忧不断困扰着你，甚至让你吃不
好睡不着，那就要注意了。首先做好“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继续提高防控意识，减少社交，尽
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在外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主动了解治疗新冠的基础健康知识，
比如要知道买什么药有效果，别盲目囤药，不要把
多种消炎退烧药叠加一起吃，等等。与此同时，我
们也要减少不必要的信息输入。比如少看各种微信
群、朋友圈、社交媒体等未经证实的谣言和负面新
闻，不信谣不传谣，避免徒增焦虑。增强心理弹
性，提高自身的复原力。还要规律生活，好好吃
饭，规律睡眠、运动起来，提高免疫力。当你情绪
特别低落，靠自己和身边的亲友都难以缓解时，可
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比如拨打心理咨询热线，
或到专业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机构等寻求专业
心理支持。

安定医院心理援助热线：16632715701 2011230

存疑：
服装、背景与历史不符

这是一张抗战时期的老照
片。照片上的战士们包着头巾、
手拿大枪，排列整齐，似乎正在
训练。

通过研究，高良喜对照片中
的几个细节存疑。一是服装方
面，1938年4月至5月，冀中区党
政军机构成立。随后，人民自卫
军回民干部教导队与河北游击军
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
区回民教导总队。1939 年 7 月，
改称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
（即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

“正规编制的八路军野战部
队，干部及战士都着统一配发的
八路军制式服装。而这张照片的
青年战士，穿戴的是普通百姓服
装，这应该是抗战时期的地方武
装队伍。”他说，根据上世纪冀中
地区老百姓的着装特征，滏阳
河、子牙河以西的平原及山区，
成年男子大多有头上扎白毛巾的
习惯，既能保暖，又能擦汗，扎
在头上出行或劳作，携带使用都
很方便。这种头饰在上世纪冀中
农村地区比较常见。

再看这张照片的背景。战士
背后是一座典型的清真寺建筑，
屋檐下的横梁上，从右往左有

“追悼马”3 个大字。高良喜推
测，这应该是 1944年 2月 7日马
本斋逝世后，某地为他举行悼念
活动的场景。从时间推算，这时
的冀中回民支队已跟随杨得志司
令从冀鲁豫地区转战到陕北延
安。

高良喜推测，这张照片应该
不是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

发现：
老画报再现当年照片

无独有偶，几年前，由中国
摄影出版社再版的 《晋察冀画
报》第七期上，高良喜再次发现
了这张照片及相关联的一组照片。

这期《晋察冀画报》最初出
版于 1944年 11月，书中用一个版
面刊登了“边区各界沉痛追悼马
本斋同志”的内容，共有 4 幅
照片。上面的一张为 1944年 5月
7日边区各界追悼回民支队司令
员马本斋大会，下面的 3 张为
1944年 6月 17日第七军分区举行
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这 3张照
片依次有说明，分别是：七分区
到会全体回民宣誓、冀中区第七
军分区回民追悼马司令员仪式、
回民中队在追悼大会上的刺枪演
习。流萤摄。

根据照片的背景，高良喜觉
得这三张照片应该是在同一个地
方拍摄的，中间一张背景建筑的
屋檐下有“追悼马司令员大会”
字样，还有一张有“追悼马”3个
字。

高良喜说，1942年“五一大
扫荡”后，冀中党政军机关及回
民支队转移到了冀鲁豫地区，只
留有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当
时，地方回民武装有定县大队回
民中队、肃宁县大队回民小队
等。画册上的照片应该是冀中七
分区定县大队回民中队在马本斋
追悼大会上的刺枪演习。这支部
队属于定县的地方武装，而不是

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
“这可能就是照片后来被‘以

讹传讹’的出处，许多研究者、媒
体都误以为照片中的就是马本斋
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以至于很
多关于冀中回民支队的文章、资
料都以此图配文。”他说。

高良喜对照片的拍摄者也进
行了了解。画册中 3张照片的摄
影者均为流萤。流萤是邯郸人，
1922年出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
129师先遣队，任宣传员，1938年
到抗大学习，1939年分配到冀中
军区部队，历任排长、团宣传队
长、文化教员。1940年，参加冀
中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的学
习，毕业后到冀中七分区政治部
从事专职摄影。1944年冬，他调
冀中军区任摄影科长。

“从流萤的经历看，抗战期
间，他主要在冀中七分区工作，
没有在冀中回民支队任职。由此
来看，流萤拍摄的这张照片也应
不是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
队。”高良喜说。

探究：
照片背后那段红色故事

那么，作为一支驰骋冀中的
野战部队，冀中回民支队有没有
留下一张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像呢？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摄影
工作者陆续来到延安。1939年 9
月，石少华以摄影记者身份从延
安到晋察冀抗战一线采访，被爱
好摄影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一眼看中，把石少华调入冀中军
区开辟摄影工作。在吕正操的大

力支持下，石少华从 1940年 6月
到 1942年 6月两年时间里，连续
开办了 4期摄影训练班，培养出
100多名摄影干部，为冀中摄影工
作的开展和晋察冀摄影事业作出
了突出贡献。

“一张照片，离不开照相机、
胶片、照相纸、冲洗药品等设备
材料，其中照相机和胶片是成像
最关键的因素，但那时照相机的
数量屈指可数。随着根据地摄影
培训活动的持续开展，摄影队伍
也逐渐发展起来，最初的几台照
相机根本不够使用。1941年冀中
军区第八军分区摄影组成立时，5
名摄影记者仅有一台照相机和几
个胶卷，器材的缺乏使得摄影组
采用换人不换机的工作方式，尽
可能地完成拍摄任务。另外，拍
摄完还需要在暗室冲洗胶卷，放
大扩印，十分繁琐。”高良喜说。

他还说，冀中军区摄影训练班
为各军分区培养了上百名摄影人
才，但到了各分区及部队，大多是
有人没器材。1941年5月中旬，魏
福凯在参加了冀中军区“五四”青
年节全军运动大会的摄影活动后，
由冀中军区政治部调冀中回民支队
开展摄影工作。当时，支队摄影机
和各种器材一无所有，需要等到有
合适的机会，通过敌工关系到敌占
区去购买。在等待器材期间，魏
福凯就协助宣传科搞文字宣教工
作。1941年秋，田瑞章从冀中军
区第三期摄影训练班结业，分配
到回民支队政治部任摄影干事，
魏福凯和田瑞章共同拍摄了一些
反映部队战斗、生活、学习、操
练的照片，回民支队在武强、饶
阳一带冬训时进行了展出，受到
全体指战员的欢迎。然而，1942

年，日寇对冀中地区进行“五一
大扫荡”，6月 2日，冀中回民支
队在阜城县高纪庄与上万敌人遭
遇，司令员马本斋率队突围。敌
人的一颗炮弹在政治部宣传队中
爆炸，魏福凯受伤被土掩埋，田
瑞章等多人壮烈牺牲，当时田瑞
章所带的照相器材及摄影资料全
部炸毁丢失……

掌握的史料越来越多，也不
断与学者、历史研究者切磋交
流，高良喜的想法得到了进一步
验证。他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
文，发表于《党史博采》，引起了
党史研究人员的强烈反响。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由于
战争的残酷和条件所限，马本斋
和冀中回民支队留下的抗战时期
的影像资料少之又少，这对一支
英雄的部队和后人来说，确实十
分遗憾。但我们依然要秉承尊重
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来面对过
去。”他说。

义和街是老沧州遗留至今为
数不多的一条老街，旧的底蕴在
传承，新的文化在流淌。老义和
街人依稀记得街巷里的那些事。

义和街在阜民门东南，原名
青龙街，西起大石桥，东至芦苇
坑、小东庄，长约350米。它南面
不远有个方圆数十亩的坑塘。芦
苇、青蒲茂密，水鸟啼鸣，多有
摇橹捕鱼者。雨季，潺潺流水北
来经大石桥汇入护城河。

义和街能并行两辆马车，是东
南乡进城的要道，人流熙攘。街上
有茶馆供人们歇脚、谈天。又连接
德兴、庆余、万顺、祥顺等 20多
条胡同，大都是低矮的土坯院落，
也有青砖瓦舍的富裕人家。

朴实的民风和温暖的人情在
街巷里缓缓流淌。哪家建房搭
屋、婚丧嫁娶，大家都去搭把
手。街巷里有接济贫弱的传统，
自己有口吃的就不让同胞饿着。

有户戴姓人家住四合院，有雕花
走廊，他家把南厢房腾出来专门
给鳏寡孤独者居住。

民国三年（1914年），人们在
大石桥西侧的古寺内成立高等小
学。古寺大门朝南，门楼飞檐高
耸，青砖灰瓦，格外气派。门前
有几级青石台阶，台阶两侧是宽
厚的石栏。孩子们跑到最上层的
台阶，骑着光滑温润的石栏溜下
来，乐此不疲。男孩子还常去爬
城墙或者去城里大营玩耍。

后来有个叫张杰的学生受地
下党的影响，年仅 16岁就加入中
国共产党。高小毕业后，张杰担
任津南特委委员与驻沧特派员，
以古寺为掩护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义和街素有习武之风，师父
传艺前先讲武德：保家卫国，惩
奸除恶，不准恃强凌弱，不准坑
蒙拐骗……久之，春风化雨浸润
了民风。

义和街东头，住着武术大师
马云龙。他先后在自家及城里传
艺，是沧州滑拳门派承前启后的
重要人物，扩大了门派影响，但
他一生莫说与人论剑争雄，都没
和人吵过架。功夫在身，更要和
善谦恭。

马云龙晚年以卖锅饼谋生。
他在城里大集买了袋粮食，等做
生意的弟子都走光了才把麦子扛
回来，担心弟子帮他送粮耽误生
意。多为他人着想是义和街人的
行事风范。

从这里走出的武术家王子
平、王振山等人声闻全国。王子
平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跟随父亲
捕鱼、贩鱼谋生。他习武刻苦，
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民国时期，
他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多次
打败外国来华炫耀武技的拳师，
为国家与人民博得荣誉，新中国
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武术协会副

主席。王振山擅长摔跤，绰号
“铁别子”，摔遍华北无对手，传
艺于济南。

吉祥胡同的胡万通，精通拳
脚，为人豁达，与各门派关系密
切。新任县长想看武术，大都由
胡万通组织。胡万通靠卖烧牛
肉、烧羊肉养家。炖肉时放各种
作料，老汤文火，一炖就是大半
天，半条街都能闻见香气。学生
们就是嗅着胡家的烧肉气息往返
学校的，回了家央求父母要点零
钱，拎着盆子去买肉汤，回来炒
菜吃，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曙光胡同原来叫仁义胡同。
胡同北头的李八爷精通六合拳法
与青萍剑，很多孩子随其学艺。
有时候人多，院子里练不开就到
街上练。李八爷叫李志云，新中
国成立初期当过街长，任职期间
给许多人安排工作，却没安排自
家孩子。

义和街的武术场子多，张凤
山、胡云祥、胡云田、李宝德、
张少杰等老师傅都有名气，传艺
不收钱粮。倘若夜晚习武，弟子
们给添点灯油。彼时，义和街是
名副其实的武术一条街。

街北有五间宽敞的红砖瓦

房，是供销合作社，出售文具、
食品、布匹等生活用品，弥漫着
俗世烟火的气息。合作社负责人
姓关，他个头不高，略胖，为人
和善，和大人孩子都谈得来。合
作社东面不远是白家油坊，阵阵
香气随风飘散到街上。

义和街的百姓质朴、勤劳、
善良。他们贩卖粮食、运送货物、
开店铺经商，也有书香传世之家。
更多的人家务农之余做勤行，蒸包
子、打烧饼、磨豆腐……去城
里、运河码头、火车站叫卖。无论
做什么都尽心尽力，虽是小本生
意，细水长流，家里总有进项。大
家姓氏不同，行业各异，聚拢于
义和街，“义字当先，贵在人和”
是公认的处世原则。

近百年的时光穿梭而过，义
和街已与兴华街并称义和路，早
已变了模样。北面的护城河修了
宽阔的解放东路，车流不断。坑
塘上建起楼房、市场。大石桥湮
没在时光深处，遗址东侧的人家
在门口种了果树，红的山楂、黄
的柿子，为老街平添几分生机。
老街淡去喧嚣，变得宁静，如饱
经沧桑的老人欣逢新时代，内心
欢喜，波澜不惊。

地名里的故事


